
“离去型"中国民间故事的文化原型论 

黎 亮 

内容提要： 以“妻的离去”为结局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有着悠久的文本历史 

和稳定的结构传承，此类故事以异类婚配开始，以异类妻子离去告终，表现出女性 

从仙到兽的身分沉落及反抗心态。它们不仅叙说了婚俗转型过程中的夫妻纠葛，而 

且透露了中国人对待自然和无意识的隐秘心态。因此，“离去型”故事不仅构成了中 

国民间故事的一种特殊类型，更具有独特的文化原型意义。 

关 键 词： 离去型 民间故事 文化原型 

中国民间故事中“离去的妻子”这一形象给人留下十分鲜明的印象。这类故事与丁乃通 

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))400号“丈夫寻妻”型 情节上有一定重合：丈夫娶异类为妻，妻 

带来了孩子和殷实的生活，后来因为丈夫或孩子触犯了某种禁忌，导致妻的离去和丈夫的追 

赶寻找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离去型”故事总是在不完满的婚姻状态中结束。这些结局不圆 

满的篇章从文本的历史传承来看，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，故而在此单列为一个类型，以探讨 

故事深层的习俗冲突与文化隐喻。 

妻的离去：历史文本与基本原型 

中国“离去型”故事拥有丰富的历史文本 ，包括“羽衣仙女”“田螺姑娘”“老虎精”“猴儿 

娘”四个亚型。 

“羽衣仙女”故事初见于晋代郭璞所撰《玄中记》： 

昔豫章男子，见田中有六七女人，不知是鸟，匍匐往，先得其毛衣，取藏之，即往 

就诸鸟。诸鸟各去就毛衣，衣之飞去。一鸟独不得去，男子取以为妇，~．z．-k-。其母 

后使-,k-1",,7父，知衣在积稻下，得之，衣而飞去。后以衣~&--k-，2--k--．)L得衣亦飞去。② 

① 丁乃通：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》，郑建威等译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70—78页。 

② 祁连休：《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41页。下文中提到的 

出自此书的历史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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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干宝《搜神记》所录故事出自《玄中记》，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大体雷同。唐句道兴《搜神 

记》“田昆仑”故事在“天女着衣讫，即腾空从屋窗而出” 叙述重心转向其子田昆仑，织女也 

未回到丈夫身边。明末张岱《夜航船》之《飞禽·化鹤》故事，织女“约以三年还其衣，亦飞去”②， 

基本沿袭老故事讲述妻的离去。民国林兰编民问故事集《换心后》所录《天河岸》，讲牵牛郎追 

织女到天上，两人争执不下 ，老神仙令他们河东河西各一边，每年七月七13夜晚相会 ，故事结 

尾说“牵牛郎每天吃的饭碗 ，一天一个，都留给河织女刷；到了过河相会的那一晚上，河织女 

将碗刷完时，天已经要亮了”③，男女之间的婚姻纠葛表现得颇为突出。 

“田螺姑娘”故事初见于晋束皙《发蒙记》“白水素女”，是一个天赐良缘的简单故事，并未 

形成后来广为流传的基本形态。东晋陶潜《搜神后记》所述《白水素女》始包括拾螺归养、螺女 

代炊、偷窥离去三个基本情节，构成了螺女故事的成熟形态。因篇幅较长，仅取篇末述及离去 

的段落如下： 

见一少女，从瓮中出，至灶下燃火。端便入 门，径至瓮所视螺，但见壳。仍到灶下 

问之日：“新妇从何所来，而相为炊?”女大惶惑，欲还瓮中，不能得去。⋯⋯端请留， 

终不肯。时天忽风雨，翕然而去。④ 

刘守华指出类此以“谢端”为男主人公的故事代表着田螺姑娘“分离”‘ 统。民国林兰编 

民间故事丛书和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浙江卷》等所录田螺姑娘篇目亦多属于“离去型”。可见 

“离去型”不仅发生更早，而且具有常讲不衰的艺术生命力。 

“老虎精”故事初见于唐朝薛用弱撰《集异记·崔韬》，讲旅人崔韬于客馆夜宿，见虎女脱 

虎皮径至屋内就寝。崔韬问其缘由，女子道是猎户之女，衣虎皮前来托身。崔韬携女子同行， 

后明经擢第，出任宣城，与虎妻复经客馆： 

韬笑日：“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。”韬往视并中，兽皮衣宛然如故。韬叉笑谓妻 

子日：“往 日卿所著之衣犹在。”妻日：“可令人取之。”既得，妻笑谓韬日：“妾试更著 

① 干宝撰《搜神记》，汪绍楹校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 175页。 

② 张岱辑《夜航船》，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 290页。 

③ 林兰：《换心后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出版社，1930年，第 57页。 

④ 转引自祁连休《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》，第 260页。 

⑤ 王家扬、季沉等编纂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浙江卷》，北京：中国ISBN中心，1997年，第609页。 



之。”妻乃下阶，将兽皮衣著之。才毕，乃化为虎，跳踟哮吼，奋而上厅，食子及韬而 

去。(第558—559页) 

类此讲述脱去虎衣为妻，穿上虎衣离去的故事亦多见于唐明清文人笔记，但对于女子化 

为老虎吞吃丈夫儿子的情节多不采录。民国林兰所录《老虎精》哺 去情节之惊奇警世与崔韬 

故事不相上下：弟弟与老虎所变的女子成婚，一Et，妻听见儿女们学亲戚闲言，说她是老虎 

精，遂无法忍受 ，向丈夫要来虎皮，披上睡地一滚，化作斑斓猛虎，吞吃了说闲话的亲戚，大啸 

一 声跳出门去。故事中，虎妻穿回虎皮带着愤然的情绪，揭出了妻所受的歧视和嘲笑。 

大体上说，老虎精与羽衣仙女、田螺姑娘都叙述了化身为女子的异类与人间男子之间的 

婚姻离合，故而分享着共同的结构、历史与文化隐喻。如万建中所说“天上飞的天鹅、孔雀、大 

雁、水里的鱼、田螺、青蛙以及陆地上的老虎等，她们与人间好后生邂逅、成婚。我们把这类传 

说故事称为天鹅处女故事”②。刘守华将天鹅处女故事分为四代③：第一代，人与异类结合，属 

于图腾始祖神话；第二代，增添了藏衣结婚和异类女性得衣离去的情节；第三代，在妻子离去 

之后又增加了丈夫追寻妻子的情节；第四代 ，以召树屯为代表 ，主人公变为王子公主，在战 

争、宗教等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演绎两人之间的悲欢离合。因为第二代包括女子脱衣为人、男 

子藏衣成亲、女子得衣离去三个母题情节并构成了完整的故事链，陈建宪将“以离去告终”④ 

的第二代定为此类故事的基本原型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离去型”作为基本原型不仅在于结 

构上的完整和稳定 ，更在于它展示了婚姻悲剧中两性关系的失衡，有着意味深长的文化内涵 

和值得探究的生活命题。 

“猴儿娘”故事与“天鹅处女”同中有异，相同的部分和相异的部分对理解“离去型”故事 

都非常重要。相同的是，故事都反映了男女双方由于地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婚姻关系的失 

衡。相异的是，天鹅处女故事异类为女性，“猴儿娘”异类为男性 ，而且纯然为兽。野兽劫走人 

间女子为妻，女子虽为他生子，仍然想方设法离开了他。此类猿猴抢亲故事初见于晋代张华 

《博物志》卷三《异兽》“狠猩偷妇”，但其趣味在于描述地理奇闻，并未出现妻子落逃的关键段 

落。“离去型”猴儿娘的最初历史文本仍有待稽考，但从后来众多的异文中也可窥见离去的主 

题，尤其是林兰《殉情的妖精》篇妖精所唱的恋歌，真切地唱出了婚姻的不幸： 

① 林兰：《独腿孩子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32年，第11-16页。 

② 万建中：《解读禁忌——中国神话、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 

ll3页。 

③ 刘守华：《比较故事学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386—402页。 

④ 陈建宪：《论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》，《民族文学研究))1994年第2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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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的娘呵!摸摸你的良心吧!别躲在家里，叫俺天天地想煞! 

孩子的娘呵!回心转意吧!出来再见一面，死了俺也甘心呵!① 

婚姻禁忌与女性地位的沉降 

“妻的离去”对于理解婚姻关系中的两性纠葛具有原型意义，它通过禁忌的设定和违反 

呈现了女．陛在婚姻中的地位沉降以及男女双方对此所持的态度。 

“离去型”故事先后设定了两次禁忌。第一次针对 j生而提出，即宝衣不能为人所得，否 

则必与此人成婚一 也即是说，成婚对女性而言需要戒备。仙女的宝衣、田螺的壳、兽类的皮 

后来被男子获得并藏起，女子因为一时疏忽而成婚——也即是说，开始她并非出于完全的自 

愿；或者说，即便向往人间生活也并没有完全准备好，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被硬扯进婚姻， 

婚姻基础之不牢靠是即便生儿育女也无法补救的。因此，婚姻的维系取决于第二次禁忌。它 

对男性发出，必须严格执行，否则他将失去妻子。此时，婚姻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手中，合与 

离全在于男性是否违反禁忌。 

为了理解设禁和违禁行为的深层文化隐喻和心理动机，需要知道丈夫违反的禁忌到底 

意味着什么。首先是关于“偷窥”的禁忌。刘守华说：“在所有异类婚故事中，都有不得窥视女 

主人公原形的古老禁忌”②。东晋陶潜《搜神后记》所录《白水素女》故事写到田螺姑娘因为谢 

端从屋外偷看她，便不能继续为他“守舍炊烹”，留下螺壳而离去。“白水素女”将偷窥禁忌置 

于“故事转折和高潮的枢纽地位”③，并由此而引发了离去的结局，强调了忌讳被看到原形的 

禁忌本义。其后是流传更广也更为重要的“还衣”禁忌。脱去宝衣而与人间男子成婚的仙女， 

总是对宝衣念念不忘，丈夫则逐渐放松了警惕，透露了藏衣的秘密，致使女子得衣离去。衣服 

不仅以螺壳、虎皮等形式出现，还以画的形式出现。此外，一些故事还设定了“称名”禁忌，即 

不能提田螺、老虎精等透露妻子原形的名称。 

对于以上三种禁忌，万建中概括道“不能说某女是某某变的。不许看，不许触动某种事物 

等，谁说了，看了，摸了，就会给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”④。不能看(偷窥禁忌 )、不能说(称名禁 

忌)、不能触动某件事物(还衣禁忌)其实都是禁止触及女子的原形。故事中女子原形表现为 

42 

① 林兰：《金田鸡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30年，第40—41页。 

② 刘守华：《中国民间故事史》，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56页。 

③ 陈建宪：《(白水素女)：性禁忌与偷窥心理》，《民间#．_4E))1999年第1期。 

④ 万建中：《解读禁忌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 117页。 



穿羽衣、带螺壳或披虎皮等异类形象，而原形一旦被触及女子立即返回来处。那么来处又为 

何处?从林兰《田螺精》可以看出螺壳是外婆家的象征，暗示着女子原形与女方母系家庭的密 

切关联： 

过了几年，儿子大了，有一天回家来问她道：“姆妈，姆妈，人家都有阿婆，为啥 

我没有?” 

“放在家堂里的田螺壳是你的阿婆。”她说。①(故事附注日：阿婆即外祖母) 

刘守华指出，男子将女子的宝物藏起以割断女子与娘家的联系，这一情节反映了由“从 

妻居”向“从夫居”的“婚姻转型”②过程。谭学纯在《女旁字和中国女性文化地位的沉落》‘ 一文 

中通过分析嫁、姓等女旁字的文化内涵，提出在由族外婚转向对偶婚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过 

一 个男嫁女娶的时期——男子以女方氏族为家 ，姓从女方传承，血缘和财产也从母系继承， 

与氏族中断经济关系的是男人，男人才是泼出去的水。然而，抢婚拉开了从男居的序幕，从母 

姓、从妻居，这一页不可挽回地翻了过去。从妻居过渡到从夫居，从血缘和经济的母系承继过 

渡到血缘和经济的父系承继并非一次性完成的历史现象 ，如刘思谦所言@，这一过程还包括 

男性生产力的发展、私有制的出现以及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制度的逐渐形成。这一过 

程中，女性积蓄了较多的负面感受 ，它沉潜于 日常生活的尘埃之中，在某些敏感的时刻便一 

触即发 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表现在故事中就是妻的离去。 

“离去型”故事的历史文本草蛇灰线般勾勒出女性地位的沉落。“羽衣仙女”中的女性来 

自天界，她的性格十分矜持，她的离去也很矜持，只是日复一日地索要她的宝衣 ，什么也不多 

解释。陶潜的田螺姑娘原本也是一位神秘的仙女，但男子们似乎渐渐熟悉了她，越发能够控 

制她，在林兰《田螺精》中我们看到藏起螺壳、喂冷饭团子等招术甚至作为知识被胸有成竹地 

在男子之间传授。然而，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便如此，即便女子已经生儿育女，也不足以维系婚 

姻。我们看到，习俗里，“男子凭借 自己的经济力量、社会权利和宗教上的帮助，利用抢婚 、彩 

礼、上门服役、产翁制、杀奸夫、审新娘、戴假壳和扼杀私生子等方式，对妇女发动了一次次的 

① 林兰：《独腿孩子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32年，第4l页。 

② 刘守华：《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“召树屯”》，《民族文学研究}1990年第 1期。 

③ 谭学纯：《女旁字和中国女性文化地位的沉落》，《民间文学论坛》1998年第4期。 

④ 刘思谦：《关于母系制与父权制》，乔以钢主编《性别研究：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 

出版社，2010年 ，第 3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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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势”①；故事中，亲戚的闲言、邻里的传唱、丈夫的不敬，使妻子一次次被当作异类嘲笑，她终 

于无法忍受而离去了。日本学者关敬吾觉察到《田螺姑娘》与日本《鱼妻》里的妻子就是“奇特 

的女佣人”②。洒扫持家并不必然是女佣，歧视与嘲笑才令她有被当作女佣的危险。无法容忍 

的是精神上的贬低 ，这才是她离去的真正原因。女子被贬为兽妻，所感到的耻辱也就加倍， 

《原化记》所载《老虎精》故事中女方“还我故衣”的要求明显出于“今如见耻”的愤怒。从仙妻 

沉落到兽妻，耻感在增加，反抗也在加剧。《集异记·崔韬》故事中，丈夫因获得父系权柄而表 

现出的疏忽怠慢转化为因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出言不逊。虎妻食子的结局加重了婚姻的 

悲剧性，而这悲剧的根源即是婚姻中两性关系的失衡。刘守华提到现今流传的《田螺姑娘》也 

说由于男子暴富后歧视螺女的卑贱出身而引起了婚姻的破裂③。故事讲了几千年，妻子还在 

闹着回娘家。女子一如既往地离去复离去，她以离去的方式，隐约表达了对“从妻居”习俗的 

留恋和对男性权力的反抗。 

仙兽同体与人兽分开 

仙妻娶回来，兽妻逼出去，“离去型”故事既述说了男人的娶仙梦也述说了男人对兽的恐 

惧、疏远和不理解。斯拉沃热·齐泽克在运用心理分析阐释电影的纪录片《变态者电影指南》 

中将本我、自我与超我形象地解读为房子的地下室、一楼和二楼，他发现二楼和地下室表面上 

看一个高高在上云蒸雾绕，另一个藏污纳垢不见天 日，而骨子里两者往往互通声气，你中有 

我，我中有你，不理解其中一个 ，则无法通达另一个。就“离去型”故事中的女Jl生形象而言也是 

仙中有兽、兽中有仙，两者合体而为异类恋人。作为凡人的主人公(代表着自我)往往因为不能 

识透这一点而失去兽(本我)失去仙(超我)。妻的离去，因此可以理解为自我因拒绝了来自本我 

的无意识而无法实现对超我的追求。进一步说，对于儒道所推崇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民间故事 

提出了天人之外的维度，即无意识的兽的维度，并呈现了这一维度难以被接受而导致的困境。 

兽的原形具有自然的屙l生，婚姻一方以原形而离去，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疏离。万建中也 

曾将婚姻中人与异类的关系诠释为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进而认为民间故事中异类的离去也包 

含着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的潜在话语④。中国受儒家思想浸润，一方面讲天人合一，另一方 

① 黄大宏：《中国“难题求婚”型故事的历史婚俗观——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制度的关系假说》，《延 

安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9年第1期。 

② 转引自刘守华《捡来螺壳做妻子——“螺女”故事解析》，刘守华主编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》，武汉： 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73页。 

③ 刘守华：《神奇母题的历史根源》，《西北民族研究))2oo2年第 2期。 

④ 万建中：《解读禁忌》，第73页。 



面却又强调“人兽分开”。后者意识之强大丝毫不逊色于前者。为了明确人与禽兽的区别，儒 

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，将中国人的情感道德纳人“礼”的范畴，建立起一套恪守本分等级森严 

的社会法则。如安德明所言“自觉强调人兽的差别，还成了人确立 自我尊严乃至人之本性的 

一

项重要参照，当某人被与兽相类比之时，则意味着此人作为‘人’——即社会化 、文化化的 

动物——的资格受到了侮辱性的否定。也就是‘今人而无礼，虽能言，不亦禽兽之心乎’(《礼 

记·曲礼》上)”①。因此，越是讲“礼”，越无法容忍婚姻中异类的存在。 

在心理分析领域，人类与兽／自然的关系也被认为相当于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。河合隼雄 

曾举日本民间故事《鹤妻》的例子，当嘉六违反禁令打开衣橱看见妻子变成了一只没有羽毛的 

鹤，正在叼着自己身上的羽毛织布，这时候，妻说：“你已经看到我的身体，对我有了成见，所以 

我必须离开这里”②。对身体和兽的成见，也是对无意识的成见。兽咱 无意识被禁锢于礼教 

之下，便在民间通过故事寻找出口。“离去型”故事的出口并不算大，通过讲述兽妻的离去，仅 

仅打开一条缝隙，仅仅够出一口气，但这也是它的意义所在。尤为突出的是，林兰《人熊的情 

死》虽然是讲丈夫离开兽妻，但特别放大了兽妻的感受，将人熊的无奈和愤怒活画于人心中： 

追到海岸，只见他上了船，船又离了岸。气得她淌淌的眼泪直流下来，隔着岸回 

来回去直转。时而拍拍胸、跺跺脚，时而摸摸心、指指天。时而用手擎起两孩子来叫 

他看，但是他满都不理。后来气急了她，把牙一龇，恶狠狠地将两只小熊三撕两撕 ， 

撕了个四零八半!然后把她们向船上一抛，随后她便噗通一声，跳在海里死了。③ 

舒燕将“裂杀幼仔” 为人熊故事的一项定式，并且提到鄂伦春猎人为母熊抓去的传 

说：猎人离去时，母熊将幼熊撕作两半，一半扔给猎人 ，另一半 自个儿抱着 ，此后被撕成两半 

的幼熊分居两地，随母者为熊，随父者就是鄂伦春人。传说对裂子举动做了象征性的处理，也 

启发了理解故事的途径。异类婚恋中的动物原本是图腾，类神而似仙，如同“离去型”故事里 

的妻子都是亦仙亦兽的存在，虽然有一个从仙妻沉落到兽妻的过程，但也时常给人以混沌同 

体的感受。而人却认识不到，拒绝了兽界即无法与仙界保持联系。人熊故事更是通过妻的裂 

子表达了联系的断裂——丈夫离开了兽妻，兽妻撕裂了孩子。按照荣格弟子维雷娜·卡斯特 

① 安德明：《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——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》，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o0年第1期。 

② 河舍隼雄：《日本人的传说和心灵》，范作申译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7年，第255页。 

③ 林兰：《渔夫的情人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30年，第16页。 

④ 舒燕：《论猿猴抢婚故事的演变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》1998年冬之卷总第22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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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童话的心理分析》①中所使用的方法，丈夫形象可解释为代表着意识界的自我，兽妻形象 

代表着无意识的本我，孩子代表着两者结合的创造物，那么丈夫的抛弃妻子也就意味着因为 

断绝无意识而毁灭了创造物，毁灭了更好更完备的自我。因此，“离去型”故事从心理上说表 

明了对兽／自然／无意识的疏远以及疏远所带来的伤害，并在疏远和压抑中留下了一曲曲悲 

歌。 

根据离去的妻子形象将“离去型”故事分为羽衣仙女、田螺姑娘 、老虎精和猴儿娘四个亚 

类，并对它们各自所属的历史文本依次进行检阅、比较和归纳，可以得知故事表现出女性从 

仙到兽的身分沉落，积淀着由从妻居到从夫居的婚姻习俗转型过程中女性的反抗心态。而 

“仙妻娶回来 ，兽妻逼出去”这一隐藏的核心情节，充分体现了“人兽分开”思想的影响。从心 

理分析的角度来说，“兽”对应着无意识层，因此对兽的成见，即是对无意识的拒斥。“离去型” 

故事没有停留在传统思想的拒斥层面，而是通过婚姻的破裂呈现了由于成见和拒斥所造成 

的创造力的毁灭和主体性的不完备。凡人主人公(代表着自我)追求仙(代表着超我)，追求天 

人合一，却不知仙与兽(代表着本我、无意识)原本互相通气同为一体，最终因为看轻兽而失 

去仙。《人熊的情死》甚至以婚姻的破裂、生命延续的被损，以故事结局的不完满隐喻着个体 

自身的不完满——因为无法包容兽／无意识，也就无法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，致使它转化 

为毁灭性的力量，损毁了个体的完备与和谐。因此，“离去型”故事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文化原 

型意义，它不仅在婚姻纠葛中隐藏着女．『生地位的沉落和女性对此的反抗 ，而且本能地叙说了 

无意识(表现为兽妻形象)未能转化为创造力和促成主体的完备而产生的破坏力量，从而锐 

化了“天人合一”和“人兽分开”思想的矛盾，使之裂开为一道话语的缝隙。 

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 目“林兰编中国民间童话的结构形态与文化意义”(项目编号： 

14YJC751019)阶段性成果。 

(黎亮，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) 

【责任编辑：毛巧晖】 

① 维蕾娜·卡斯特：《童话的心理分析》，林敏译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10年。作者在此书中展现了童话·22 

理分析的独特方法，通过将故事中的角色、事物、情节看作是个体隐秘内心的形象化表现并与本我、自我、超 

我等心理层面对应起来，探讨 了故事的文化原型及其对个体潜意识的影响，并尝试采取策略促成个体的完 

善与内心平衡。 


